
意外被捕
对郑利和罗伯特（!"#$%&）来

说，深圳市公安局的那场抓捕来得
十分突然。'()*年 +月 ',日凌晨，
林毅和陈伟峰在“莉莉玛莲”酒吧喝
酒，偶然发现了同在酒吧的罗伯特，
这对于找了他两三年的林毅来说，
称得上意外之喜。林毅马上打电话
报警，还叫来几个朋友把罗伯特扭
送到了派出所，而郑利此时还在上
海出差，-天后，她也被抓获。
两人的被捕可以追溯到 -年前

生意场上的恩怨。'((.至 ',,/年
期间，郑利与罗伯特做钻石珠宝贸
易，林毅和陈伟峰是他们的生意伙
伴，林毅的公司做钻石批发销售，陈
伟峰的公司做珠宝首饰加工。',,0

年 +月份左右，郑利和罗伯特向林
毅的老板购房作为办公室，在此过
程中与林毅认识并且有了交往。因
为林毅的公司就在他们要买的房子
楼下，郑利和罗伯特就跟林毅提出
合作，由林毅公司提供钻石，他们负
责加工和境外销售。

林毅告诉警方，当时郑利向他
介绍说，罗伯特是德国珠宝零售业
的大家族成员，家族有很多珠宝销
售连锁店，贸易额很大，罗伯特还
在香港开办了一家珠宝公司，目前
在深圳开设的公司就是香港公司
的内地办事处；而自己原来是交通
银行外派到香港的职员，辞职后到
公司从事金融和资本运作，因为老
板在资本操作上出事，受到牵连，
所以老板把她送到德国，并且介绍
她认识了罗伯特家族，她就担任了
罗伯特的助手和翻译。

林毅相信了他们的身份，双方
从 ',,0年 0月份开始合作，合作

并没有书面的合同协议，一切都是
口头约定。郑利和罗伯特开始不定
期向林毅采购钻石，货款支付期限
最初定为 -,天，两人基本上按时
付款，到 1 月份左右，他们向林毅
提出支付期限延长到 .,天，为了
做生意，林毅答应了。可是支付过
部分货款之后，郑利又提出 1,天
一付。从 *'月份开始，林毅不断催
要到期货款，而郑利则以各种理由
拖延，直到 ',,/年 -月份，才付给
林毅 2 张罗伯特签名的香港汇丰
银行现金支票，合计港币 )+, 万
元，2月份兑付。可是支票到期后，
银行却告知林毅支票账户没有钱，
郑利的解释是因为急事资金被挪
用，稍晚还款。到 +月份，林毅多次
催要欠款，郑利才告诉他，有一部
分钻石被典当套现了，想要回钻石
得自己出钱赎当。为了减少损失，
林毅付了 ),, 多万元赎回部分钻
石，但一个月左右后，林毅彻底找
不到郑利和罗伯特，还有五六百万
元的货款未能收回。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陈伟峰
身上，与林毅合作后不久，郑利和
罗伯特就通过他认识了陈伟峰，并
且开始委托他为其进行珠宝加工。
陈伟峰告诉警方，郑利每次发过来
的订单数量都很大，这让陈伟峰感
觉罗伯特的贸易额很大，但是实际
上需要他公司完成的数量很少。
“大部分单做好样款就没有下文
了，有些单也只是挑选一小部分款
式让我们做几十或几百件成品就
没有了下文。为他们完成的样款和
成品基本上用的是碎钻，价值不
高，一共也就 0,万元左右。”对此，
郑利给出的解释是，陈伟峰的公司
规模太小，达不到客户的质量要

求，大订单交给了其他公司做。而
给陈伟峰的加工费用刚开始也是
如约支付，但 ',,/年春节后就一
直拖欠，到五六月份就已经欠下 -,

多万元加工费。
那时候，林毅和陈伟峰沟通后

认为罗伯特和郑利在诈骗，已经决
定去公安局报案，但当时公安局经
侦支队给出的回复是罗伯特还没有
离境潜逃，不符合立案条件。之后，
郑利和罗伯特在林毅和陈伟峰的世
界里彻底消失，直到 -年后的酒吧
偶遇，这桩旧事才重新浮出水面。而
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珠宝案仅仅
是开了个头，随着公安机关对郑利
和罗伯特调查深入，两人牵涉出的
问题越来越多。
早在 -年前，郑利和罗伯特就

已经停掉了“珠宝生意”。罗伯特对
警方供述说，自己在 ',,/年金融危
机的时候关掉了珠宝公司，开始关
注互联网、汽车、酒类、奢侈品等其
他“传统与新颖的生意”，并且依然
请郑利帮他打理中国市场的生意。
他们只是都换了手机号，并没有真
的销声匿迹，相反还很高调地参加
很多高端活动，甚至在富豪圈子里
都成了耀眼的人物。

从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看，他
们频频现身于各种高端活动现场和
聚会，如高级时装发布会、法拉利车
友会等，主动交往的不仅是深圳本
地富豪，还有不少港台富商。赢取富
豪信任后，郑利就会宣称有高收益
的投资项目，可以代客理财、换汇，
共同投资，以种种方式吸引富豪出
资，而罗伯特则在多个场合用手机
或电脑向富豪展示自己的股票基金
账户。此时，郑利关于两人身份的说
法也发生了变化，她介绍罗伯特是

德国一个有名的金融大家族的后
代，家族资金规模上百亿，罗伯特是
亚洲区老板，在深圳开办了公司；而
自己则为罗伯特工作，负责翻译和
投资事务的执行。他们在深圳的公
司大约在 ',,1年 .月左右注册，叫
德富择投资公司，后来还注册成立
了另一家公司德富瑞，虽然挂两个
牌子，但只有一套人马。

富豪圈子
案发后，受害者张勇乾告诉警

方，',,1年他与妻子在深圳参加阿
玛尼服装发布会，选衣服的时候，郑
利试图与其妻搭讪，他们并未理会。
而 ),月份，张勇乾和朋友汪丹辉在
珠海参加法拉利公司组织的赛车活
动，再次碰到郑利与罗伯特，并在活
动过程中逐步认识。跟张勇乾和汪
丹辉熟悉后，郑利经常会给他们发
信息，内容不过是些无关紧要的小
笑话，但却有了进一步接触。他们的
公司离郑利的公司非常近，汪丹辉
还专门去郑利公司参观过，回来跟
张勇乾感叹说：“公司确实有实力，
深圳市证监局以前的领导还在她公
司当顾问。”
熟悉郑利的知情者周磊（化名）

说：“',,1年，罗伯特就有一辆诺维
特改装的 020马力法拉利，这车在
中国只有一辆，非常显眼。他们投资
了深圳诺维特汽车公司，做法拉利
改装业务，还把法拉利深圳的老总
高薪挖过去做总经理，目的其实是
老总手上的客户资源。当然，车只是
表面的一个部分，大家也不可能只
因为车去相信他，当时他们公司的
法人代表叫证监局的领导出来喝茶
就是随便打个电话的事情。郑利身
边的朋友也都非常有实力，证券公

司高管、富商很多。她跟生意伙伴随
便吃顿饭几万块钱，手上的戒指 +

克拉，一个镯子 -,多万元，一块表
一两百万元，背爱马仕的包，一身行
头大约四五百万元，住在价值几千
万元的豪宅里，就算租住，一个月也
要七八万元。郑利还经常看似不经
意地提到自己和谁谁谁的合作，她
说的那些人都是业界最有实力的
人，随随便便几千万元的金额，她去
一些省市，很多时候都是市里的领
导接待她。”周磊说，刚结识郑利的
时候，他就搜索过有关信息，“她没
有任何负面新闻，混入了金字塔的
顶尖，她太有钱了，甚至让人觉得她
不会出任何问题”。
在郑利多次提出有项目可以合

作后，',,1年底，张勇乾和汪丹辉
与她开始第一次合作，由郑利低价
帮他们购入股票，这次的交易成功
了，他们接下来还做了几单生意，基
本上都没有书面合同协议，张勇乾
向警方供述称，他们和郑利先后合
作了 +次，之前的几笔交易成功后，
到 ',),年 -月份左右，郑利提出帮
忙以低价购买某公司法人股，他们
同意后付给郑利 -,,,多万元，让郑
利以他们的名义持有股票，郑利起
先同意了，可是没过多久就把资金
退回来，理由是公司不同意他们持
股，只能由德富择公司代持，让他们
把资金重新汇入指定账户，且还签
订了代持股协议。但是后来，汪丹辉
调查后发现他们购入的法人股公司
并未与郑利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汪丹辉很生气，我们就去找她
谈判，解除协议，她也同意退还本金
并支付一定利息，但是后来我们一
直没有收到钱。”张勇乾对警方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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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山弄地方偏僻，草莽棘深，但这里却是
一个贩卖私盐的据点，所以盐铺竟派来五个
伙计，个个不是善辈。刚才他们已经得着乡民
在城里出糗的消息，现在看见俞能贵掮了竹
杠焉头焉脑走过来，便作势大声吆喝起来：
“买盐买盐喽———买官盐呀，太平无事呀！买
私盐嘛，头敲开来勿及呀！”
俞能贵遽然面皮绷紧，竖眉立

目，咬牙切齿道：“贼娘的！你们就是
把天喊塌下来，石山弄也没有人买
你们的砒霜官盐！”

几个伙计本来腰硬口气粗，一
个家伙一步跨前，劈手指着俞能贵
的鼻梁：“俞能贵，就是你硬出头！等
我明日去告了官来，让你罚铜钿坐
班房！”火在胸中起，恶向胆边生，俞
能贵跃前一步，“叫你贼娘的去告
官！”出手一拳砸去，那个伙计猝不
及防，着了一拳，仰面跌倒。几个家
伙嗷叫一声，撸袖捏拳向俞能贵抢
过来！俞能贵横过竹杠，甩脱挂着的
麻绳，抡将过去！几个家伙连忙跳起
后退，连叫带骂，扑回铺子里抄家伙。
后面乡亲们紧跟着到了，一看这场景，立

时撩起扁担竹杠围将过来。几个伙计见势不
好，撒腿就跑。俞能贵越发激愤，冲进盐铺，
“叭”一竹杠打在柜台上，竹杠竟应声破裂！俞
能贵又跃起一脚，那柜台就已歪了。众乡亲随
之喊叫着冲过去。俞能贵又返身出来，恶狠狠
盯着那门楣上的“汪记”匾牌，抓来一根竹杠
一把顶上去，那匾牌哗啦跌落，砸出一片尘
土，众人一片叫好。俞能贵趁着性起，将匾牌
搁在铺子门槛上，一脚踏断！
这边长庚、九分刚刚将三阿公扶进家门，

听到外面喧哗起来。等到长庚奔到村口，盐铺
已是一片狼藉，柜台倒了，盐瓮砸了……开初
看着白花花的盐，众人还一时愣怔犹豫，结果
到底人多胆子大，一个人动手，大家一拥而
上，集体放抢。长庚见此情形，心神一跳，也不
怠慢，冲进盐铺，撸撸刮刮，情急中脱了衣服，
包了三四斤的盐，连走带跑地回了家。
立春这日周祥千坐船往城里去。宁波城三

江口北岸处状元楼这日的席面，早早地被一帮
监生秀才定了去。相传当年，两位举子赴京赶

考，来此酒楼小酌，席间一盘“冰糖甲鱼”，跑堂
助兴，谓之“独占鳌头”，不期然席间一位举人
日后果然金榜题名，中了状元，衣锦还乡时又
来此楼，挥笔写了“状元楼”三字，就此改了酒
家的招牌。
周祥千刚刚坐定，罗秀才就已进门，因身

矮体胖，绰号茶箩，雅号茶博士。两人正行礼，
尹秀才又到，因家中经售鄞县名产草席，便绰

号白麻经，雅称白兄。最后进来的李
芝英，奉化人氏，才是个真才子。见人
到齐，小二上茶，被关照菜肴上灶，周
祥千却说：“今日这里闹哄哄的，我等
不如换个地方。”他指指窗下江边的
游船：“寻条‘江山船’，倒是雅兴。”这
江山船便是江中的烟花船了，这时候
炭炉铜镬、卧榻烟枪，倒也一应齐全。
白兄：“冷兮兮的，有什么好？”周祥千
悄声说道：“刚才我到的早，便去探了
一探，有条船上的两位‘同年嫂’，都
只十七八岁样子，面容娇好得很呢。”
罗、白二人登时眼睛发直，嬉笑着来
了劲。李芝英看着周祥千，摇头哂笑：
“家中有妻有妾，竟还是这般地如饥

似渴。”周祥千打趣道：“李生，我说这状元楼，
你也免了吧。”李芝英道：“……你是说我注定
不中，来也是白白的么？”

周祥千道：“唉，你平日判事倒还准，今日
却是说歪。我说你秋试定会高中，只是不要到
了时候，都说是状元楼甲鱼头吃出来的，不是
真本事。”当下众人唤来店家，瞩将菜肴酒水一
并用竹箧装了，送去船中，店家正是巴不得，又
送上那小寒至正月，最是肥美的奉蚶一份。
下得酒楼往江边去，周祥千说起过几天

就是正月十五上元节，大家租条船去杭州看
灯会的事。李芝英低声说道，今年省城的元宵
灯会怕会是难兴。长毛太平军在广西造反，两
边战况胶着。皇上心焦如焚，下边各省还不为
圣上分忧，又岂敢载歌载舞？周祥千不免觉得
扫兴：“哪个皇帝不是一样，造个什么反呢？”
李芝英不以为然，低声说：“以文字论罪，非剐
即族，这却不同吧。”
说着话，就到了江边，上得船去。刚在舱中

软榻上相拥坐定，状元楼的小二担着竹箧已到，
随即张罗着将那半熟的大汤黄鱼、锅烧河鳗、特
别是号称“斤鸡”的马蹄鳖，用炭炉煨煮上。

母亲邵华
毛新宇

! ! ! ! #$%孩子们也参与了这场特殊的战斗

和八户梁一样，这里牢房南墙上的小窗户
也被敌人用木板钉住了，阳光无法照进来，屋
子又黑又暗，这对孩子们的健康非常不利。外
婆就和狱友刘勉找到监狱长李宝贵，要求把
那块木板取下来，却遭到了李宝贵的拒绝。没
办法，回来后，外婆就和刘勉自己动手。谁知，
她们刚将木板撬了一半，李宝贵就进来了，他
厉声质问外婆：“真是反了，是谁让你们撬
的？”

外婆不搭理他，继续撬着。李宝贵气急败
坏地说：“你，你……不许撬，你这是违犯牢
规！我，我，我……”外婆驳斥他：“我撬是违犯
牢规，那么你来撬———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连阳光也要给我们挡住？你怎么不把你家的窗
户用木板堵住？”外婆这一连声的质问把李宝
贵问得张口结舌，虽说他心里不乐意，但又感
到理屈词穷，只得气哼哼地离去了。
又一个春天悄然地到来了。春天，万物复

苏，百花绽放。然而，对于关押在监狱里的孩
子们来说，春天却是可怕的，因为在这个春天
里，一种死亡的气息像阴霾一样将监狱的每
一个角落都笼罩住了。
制造这种死亡气息的，是监狱里那种糟

糕到极致的饭菜。因为，大家每天吃的就是掺
了沙子且已经发霉的黑馍馍。而所谓的菜呢，
也就是一个胡萝卜，或者一根大葱，如果再有
一盆热汤，那就是一种莫大的奢侈了。孩子们
正在长身体呀，成天吃这个哪受得了呢？
望着三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外婆真是心

如刀绞呀。那时候，我母亲正生病，一副皮包骨
头的样子。而少林姨妈呢，才几个月，正是需要
外婆用乳汁来哺育的时候。糟糕的是，因为外
婆长期营养不良，根本没有奶水让她吃。因为
饥饿，少林姨妈时常啼哭，瘦得也不像样子了。
为了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外婆只好把发黑发
霉的馍馍掰碎，再用开水泡开，然后再搅拌，让
里面的沙子沉淀，再把浮在上面的面糊糊一点
一点地舀出来，喂到少林姨妈的嘴里。

然而，病魔的黑手还是无情地伸向了这
些严重营养不良的孩子们。第一个得病的是
小狱玉。因她在监狱里出生，因而就起名狱
玉。她是在一个晚上被瘟疫夺走生命的。她
走得静悄悄的，一点儿声息也没有。直到第
二天早上，大人们才得知她已经离开人世
了。紧接着，又有几个小孩子离开了人世。那
个活泼可爱的小囹子，是让麻疹夺去了生命。
因为害怕传染，狱医拒绝给她诊治。紧接着，
新军的妹妹新玉染上了肺炎，整天高烧不止，
生命垂危。人们一下子恐慌起来了。大家仿佛
看到死神正张着血盆大口朝着他们狞笑，随
时就要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掠去。
我母亲那颗幼小的心也被这恐惧的阴影

笼罩着，一天，她突然问外婆：“妈妈，我也会
死吗？”望着女儿那双天真的眼睛，外婆抚摸
着女儿的小脸蛋，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安慰
道：“不会的，我的安安不会的———”然而，接
下来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那可怕的“瘟疫”
还在蔓延，小新玉的肺炎也愈加的严重，眼看
着一个个小生命就要夭折了，大家决定采用
“绝食”的方式来和敌人进行斗争。

在我母亲的带领下，孩子们也参与了这
场特殊的战斗。第二天，当看守抬来发霉的黑
馍馍，吆喝着开饭时，大人孩子一齐喊：“我们
不吃黑馍馍！”看守们赶忙去向李宝贵报告。
不大会儿，李宝贵跑过来察看情况。这时，朱
旦华（烈士毛泽民的妻子）把一张事先经狱中
党的秘密支部讨论好的绝食斗争书递给了李
宝贵，并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不准给我们吃
霉烂食物，每天要给我们足够的馒头；第二，
让我们派人参加狱中伙食管理，给我们单独
搭一炉灶，供小孩、老人和病人做饭用；第三，
允许孩子们学习文化。

这三个条件李宝贵自然不会答应，于是，
绝食开始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到吃午
饭的时候，母亲的肚子咕咕地叫起来。她咬咬
牙，又咽一口吐沫，坚持着。到了晚上，她肚里
空落落的，十分难受，而且还头昏眼花；再后
来，胃里就一阵一阵地反酸，全身瘫软无力。
这时，少林姨妈也饿得啼哭起来。我母亲可怜
她的小妹妹，抱起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孩子的
哭声像刀子一般割着外婆的心。她只好端起一
小碗凉水，一口一口地送到女儿那洞张着的小
嘴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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